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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有这样一种舞蹈，它不是出自编导的构思，也没有

事先的情节安排，演员们的灵感启动全部以一种神秘的

氛围的诱导作为媒介。这种舞蹈居然可以产生令人震惊

的，然而又充满了内在的和诺的效果。这实在是一件不

可思议的事。艺术太身就是不可思议的。当我们抛开我

们那陈腐的自信，赤身裸体面对艺术的时候，才会发现，

郡无比遥远的距离，那黑暗中涌动咆哮的泥石流，水远

是人类的不解之谜。我信仰的是一种神秘之物，我用有

点神秘的方式来实践我的信念。这在当今的世界里已不

是什么稀奇的事。任何时代里都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是

那么地热爱充满了物欲的世俗生活，但他们更爱那虚幻

纯净的自由境界，当二者发生澎:右从A产 舍取时，这

种人往往会“沦为”艺术家将二生长睁排领极之间的奔
忙上头。

    人不但可以为艺术而艺术，人迅可廿把自己的生活

变成艺术，在失去一切的同时通过曲折的熏道重新获取

一切。在这个意义上。黑暗灵魂的舞蹈是无比空灵的精

神舞路，它的力S却来自于生命从世俗中获取的能to

在这样的境界里，人必须具有让两极既分裂又统一的气

魄，才能产生那种奇特的律奏，将这一种冥冥之中的舞

蹈持续下去。很显然，这样一种舞9只能属于可以分裂

自身的那种个体。而舞台，却是那么的广阔，它就是我们

的世俗生活。人只要还不甘心让自身的精神死灭，他就

有可能加入到这种舞9的欣赏中来。也许每个人的能I

有大小，但参加者都可以领略到那种久违了的风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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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艺术化了的生活是一种最为模检和暖昧的生活，人

旦失去遮蔽与身份，大千世界就展现出无穷的神奇魅

力。有一个错综复杂的侦探故事围绕着人，人站在故事

的中心，每时每刻面临着突围。也许这个阴森暖昧的故

事就是灵魂的崭露，人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的拼死突围

中，才能不断刷新故事的时间。而读者，读者可以做什

么?读者在倾听那种故事的时候，他周围的一切会逐渐

起变化;有那么一天，他终于会发现自己已站在了故事

的中心，而只要他行动，就会结出时间的果子

    一个世纪马上要过去了，我渴望在新世纪里获得一

些新的读者，在此我想对未来的他们讲一些话。很多人

说残雪的小说难愧，残雪愿意在这里提供一些线索。

    残雪小说的阅读需要这样一些素质:他应当受过一

定的现代艺术的熏陶，并具有较敏锐的感觉，因而可以

冲破中国传统审美观对自己的钳制，在阅读时进入某种

自由的空间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有艺术形式感的人;他

应该可以彻底扭转传统的、被动的阅读欣赏方式，调动

起内部的潜力，加入作者的创造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人没

有丧失想象力的人;他应该在脑子里彻底清除“文以载

道”这种古老文学样式的影响，像看三维画一样对作品、

仅仅只对作品做长久的凝视，在凝视过程中去发现内部

隐藏的、无比深远的结构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一个具有虚无

纯粹境界的人;他应当具有自审的精神，因而能顺利地

破除那种以外部审美的定势，从相反的方向去试图进入

作品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具有一定自我意识的现代人;他应

该用1.了1而不是光用眼来9读，这样，他的9读就不会

停留在遣词造句的表面，他的阅读会穿透词语进入核

心，这时他将发现词语有着他平时从未发现过的功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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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功能同传统的功能完全不同;他也会发现，残雪小

说对词语的讲究是一种反传统的讲究，也就是说，他是

懂得语言的现代功能的人。也许这个读者的标准太高，

也许一点都不高。我在生活中看到，许许多多的人都具

有以上的潜质，只不过没有遇到适当的机会将其发展，

而现在，残雪的作品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。有很强的

排斤性的残雪小说同时又是向每个人敞开的，每个人，

无论高低贵贱，只要他加入到这种辫证的阅读中来，他

就会在感到作品排斤力的同时又受到强烈的吸引。残雪

期待同谋者的出现

    在世纪末国内文学界高喊“回归”口号之际，在天朝

心理冲昏了一部分人的头脑之时，现代艺术思潮仍然在

人类精神的前沿默默地荡漾着，那是水恒之水，它涤荡

净化着人的灵魂。已经失去旧的精神寄托，但又不甘堕

落，仍要追求精神生存的人们，是不会讨厌与这种艺术

产坐缘分的，这样的人会走近残雪。也许在开始会有些

难，因为人的习惯是最可怕的阅读障碍;因为人必须反

对着自己那些观念，让感觉在重重迷雾中脱颖而出;也

因为人在阅读时找不到习惯的参照物，他惟一可参照的

就是他的“心气更因为这样的作品不会给人带来传统审

美期待的愉悦，人的神经得不到抚摸，反而会无比困惑，

甚至痛苦。但打破旧的惯例，突出艺术感觉，发挥“心”的

创造力，通过自审的困惑与痛苦来解放灵魂，不正是做

一个现代人所需要的修养吗?我相信对那些看重精神的

读者来说，残雪的小说决不会令他们失望。

    什么是现代人?现代人A是时刻关注灵魂，倾听灵

魂的声音的人。残雪的小说就是在关注与倾听的过程中

写下的记录，这些记录在开始时还不那么纯粹，还借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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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一些外部的比喻 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，它们就不以

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变得纯粹了，于是所有的比喻都来自

内部了。纯梓不等于单纯，灵魂又是无限丰富的，不可预

测的，它的色彩的层次有时会令人感叹不已，它的结构

形式更是异想天开。只要读者停留在小说世界里，总会

有出其不意的联想不断发生。残雪前面的艺术之路还很

长，我相信这样的小说会以它的执著，它的一贯性，它的

国人不太熟悉却又可以领悟的很深的幽默感，它的意象

的丰饶，它的与v规“现实”对立的叛逆姿态，它的独特

的、无法模仿的文风，底得该者的心。

    当一种源远流长的古老文化已经变得山穷水尽，当

闭关自守、近亲繁殖只能产生大量的痴呆儿，当文化本

身的致命缺陷已使得很多人将它彻底唾弃，而自身沦为

野查人之际，输血、嫁接和移栽就成为无比迫切的事情

了。于有意无意之间，残雪的小说成了移栽的成功的例

子— 异国的植物长在了有五千年历史的深厚的土坡

之中。这样的植物是很怪的，非中非西，无法归类。这样

的植物连外国人看了都觉得新奇，因为他们本国长不

出。那么这个植物究竟有何优势，生命力是否比本地植

物更强，更能抗疾病呢?时间自会得出它的答案，读者也

会得出各不相同的答案。不管怎样，让实践来检验这些

作品’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残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9年12月28日于长沙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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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述遗搬来搬去的有很多次了，整个一生中大约有十

来次吧。清明的前夕，她冒着大雨搬到了这座高楼的顶

层。高楼一共三十层，有电梯。述遗的这一套是公寓楼里

最差的房间。原来是给修理工住的，后来修理工搬了一

套好房子，留下的这套没人买，就以极便宜的价钱出售，

述遗看了广告，就找上门去买了下来。这套房只有一间

正房，一个很小的厨房和厕所。述遗当时是住在那种许

多人合住的、一长排一长排的平房里。她之所以选中现

在的住宅，是因为她去实地考察了一下。发现这套房是

顶层楼里惟一住人的房间，其它的房间里都堆放着修理

工具、清扫器，以及灭火器材。她很坚决地卖掉了她的平

房 搬到了现在这个很小的房间。上楼下楼有点麻烦，好

在她已经退休了，用不着经常外出，一个人的伙食也十

分简单，一天外出一次购买 日常用品和食品就够了，她

就是这样计划的。安顿;子以后，她觉得自己又剪掉了生

活中的很多死结，眼前的蓝图一下子变得单纯起来。可

见搬家在生活中也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，述遗不只一回

体会到它的好处。

    到了夜里，房里的气温骤然下降，这种房子又没有

取暖设备，这一点可是述遗始料不及的。她爬起来打开

灯，将自已冬天的衣服找出好些堆在被子上，仍然冻得

无法人睡。她在被窝里蒙着头，计划着明天一定要去买

一床棉絮和一个热水袋，还有窗户，要在上面再蒙一层

塑料薄膜。计划来计划去的，天明以前又昏昏沉沉地睡

了一会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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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晨起来洗漱完毕，喝了牛奶，收拾了房间 仍然冷

得哆哆嗦嗦的，又喝了一杯热开水，才戴上毛线帽，提着

小黑皮包下楼

    一会儿电梯间里就挤进来好多人，述遗躲在角落

里，矮小的身子缩作一团，想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她

的担心是多余的，谁也不注意她，所有的人全板着脸站

在那里，一直到下了楼，也没有一个人讲话

    在杂货店里买棉絮时碰见了老邻居彭姨，彭姨用力

在她背上拍了一下，笑嘻嘻地说:“搬了?

  “搬了·”
    “那种住宅好是好呀，就是有个大缺点。’+她眨眨眼，

“你这种年纪，可要往意。”

    “什么缺点?”述遗不耐烦地说，心里思时着要尽快

摆脱她。

    “容易胡思乱想嘛!”彭姨叫得满店的人都看着她

俩，“那么高的地方，差不多到了云端，一个人睡在那种

地方，下面是数不清的马路，一闭上眼就会觉得奇怪。我

听说有个住高层公寓的老头，无论如何也不敢出门，他

说自己怎么也分不清方向，成天就在家里踱步，叨念着:

‘往左还是往右，要不要过十字路口梦在第几个路口转弯

· ’你买棉絮”好，多盖些东西，夜里睡得踏实。你想过

没有，浮在云端里，身下的马路如蛛网般交织，往左还是

往右?啊?”彭姨直往她脸前凑，弄得她只好往后退，退到

了墙壁。

    杂货店的人都看述遗的笑话。她很愤怒，推开彭姨，

提了棉絮就往外走。在回去的路上她又买了塑料薄膜和

热水袋，提在手中有些吃力了，只好走一段，放下来歇一

歇 一会儿身上就发热了。身上一发热，就觉得信心大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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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点，她脱掉毛线帽，加快了脚步。

    公寓楼里死气沉沉的，也可能别人都上班去了。述

遗 个人走进了电梯。这种老式电梯，速度很慢，摇摇晃

晃的，不知怎么，她老觉得那些钢索非常吃力，因而开始

了担忧。到七楼时铃声啊了一下，进来 一个武高武大的

汉子，黑脸。述遗突然感到了害怕。那人站在正中间，她

还是站在角A里一动不动，时间一下子冻结了。不知过

了多久，铃声又一响，那汉子出去了，述遗看了看指示

板 他住at二十九楼，也就是她下面那一层。一种不自在

的感觉袭来，她差点忘了去开电梯间的门。

    第二天夜里暖和多了，虽然做了好多杂乱的梦，她

还是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起来吃过早饭，记起彭姨的话，

透过塑林薄膜朝窗外一看，白花花一片什么都看不见

她揉了揉眼睛，又走到厨房去，打开窗，看见横竖交错的

马路呈现在眼前，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如甲壳虫。她

觉得头晕得厉害，连忙关了窗，在房里的椅子上坐下。闭

目养了好久的神，还有那种古怪感觉，这感觉的根源就

是彭姨的那番话。

    彭姨是非常厉害的女人，五年的邻居生活使述遗深

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。她说话随意，可又总是一语中的，

而目她的纠缠使你无法摆脱。有 一年冬天，她和彭姨吵

了 架，因为彭姨在邻居间撅弄是非，说她性格阴沉，有

危险倾向。争吵时彭姨对她说过的话供认不讳，还说出

了理由;既然她有这种性格，别人总会知道的，没有不透

风的墙，别看你述遗把门关得紧紧的，其实一举一动都

在众目睽睽之中。和彭姨吵完架回到屋里，述遗觉得自

己完全垮掉了，好长一段时间萎靡不振。那段时间彭姨

倒是常来她家里 说自己只不过是生性直爽，讲了真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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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遗怎么会生这么大的气呢?

    原以为搬了家就摆脱了彭姨 一类人，没想到还是受

骚扰。述遗在这个城市出生，从未离开过，可以说她对这

里基本_L是很熟悉的可是刚才向下一看，看见蛛网一般

的马路，她确实产生了一种担忧。呆在这么高的楼上，她

讲不出每条马路的名称了，费力地在记忆中搜索了好久，

才想起一条主于道的名称“光荣路尹，可是怀疑随之而来:

刚才向下那一看，的确看见了几条主于道，可它们都不是

光荣路，那光荣路上有几座建筑物是她熟悉的其中之一

是 荷花大厦”。那么光荣路到什么地方去了呢?

    述遗拿起提包，打算出门去买一个肥皂盒，一把新扫

帚。她走进电梯间，正要站在角落里闭目养神 电梯停了

一下，昨天看见的那大汉进来了，一声不响地站在当中

一直到下面都只有他们两人，述遗又产生了那种时间冻

结的感觉。不知怎么这次电梯开得特别慢，几乎每一层都

自动停一下，完全乱套了。门开了却没人进来，就像闹鬼

似的。述遗几次想和那汉子讲话，始终没能讲出口

    出了电梯间，述遗回过头打量自己住的这栋楼，一下

子疑惑起来:怎么这两次都只有她和这个黑脸汉子乘电

梯，别人在什么地方呢?刚来的第二天早上电梯间里不是

明明挤进来很多人吗?看看上面，所有单元房的窗户全关

着，看不出有住了人的迹象 述遗觉得有一股寒流袭击着

自己。她倒不是怕被谋杀，她一个老婆子，又穷，不会有人

要杀她的。她担心的是，万一这栋楼里只住了她和黑脸汉

子，即使她和他不说话不来往，也会不可避免地建立起一

种关系。一想到这一点，述遗的心情一下子阴暗起来。

    街上到处都在盖新楼，脚手架上不时有砖瓦和泥沙

砸下来，述遗根本不敢在路上停留。她快步拐过几个弯，

优
耐
爪
J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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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到自己熟悉的商店，买了肥皂和扫帚，转身就往家中

赶。

    回到楼里，却发现电梯坏了，只好站在旁边等 仍然

是 一个人也没有，述遗越等越疑惑:市中心这样一栋高

楼，怎么会只住了她和那汉子两个人?她又回忆以前来

看房子的那几次，确实是冷冷清清，除了领她来的那个

职员外，每次都没看到另有住户。莫非这栋楼里有什么

隐患?莫非她上当了，那上次挤满电梯间的是什么人呢?

二卜九楼的汉子又是怎么回事呢?

    等了好久，修理工来了.从旁边的楼梯往上爬去，述

遗也跟着他一起往上爬。爬到第七层，他们同时停下来

休息。述遗发现这一层有个房门开着，就走过去看了看，

看见一间单独的、空空的房子。述遗记起那黑脸汉子昨

天就是从七楼进到电梯间里来的。

    “今天修得好吗2”述遗问修理工

    “哼。’，修理工转过脸来，述遗看见他是兔唇，有五十

来岁的样子。

    “你们的工作很辛苦 ’，述遗又讨好地说，“请问这里

  共住了多少居民啊?”

    “哼。”

    修理工加快了脚步，述遗跟了他 会儿就跟不上

了，停下来喘粗气。抬头一看，刚刚爬到十五层。楼道甩

阴森森的，使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念头。莫非这里真的是

一座空楼?七楼那个开了门的房间又是怎么回事呢，述

遗想起了那个领她来看房的职员，那人六十多岁，极瘦

小，留着几根山羊胡子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， K话嘴角

就监出白色的泡沫，眼珠在镜片后面吓人地鼓出来。

    欢迎你成为我们这一栋的居— 民。”他说 故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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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“居民”二字拖得很长

到了房里，他转来转去，不停地说话 介绍这套住房

这栋楼的种种好处

      I要的是楼里面那种心灵感应的力量，那种特殊的

M围。排除了一切不必要的杂念，与它融为一体，’色的呼

吸带动着你的呼吸，它使你的目光一大比一天更深邃，更

有穿透力。你站在这里朝下注视，芸芸众生蓦然回首，像

钉子一样给钉在原地。’，他说到这里便跳上窗台，双手朝

卜比划着，述遗感到无比厌恶。

    述遗一边慢慢爬楼一边想:当时只觉得那看房员的

话古怪，并没有细想，现在看来是有很多事完全在她的意

料之外啊 那段时间，她只顾察看住房的结构、设备、位置

等等，别的 一切都忽视了。

    终于到r第二十九层 她忍不住停留下来，从外面打

量这一层的六套房了。忽然右边的那张门开了一条缝，立

刻又关上了述遗明白了“他”在里面。紧接着的一连串疑

间是:他为什么也像自己 样选中了这个公寓?为什么偏

偏选在二十九层，正好在白已下面?他与七楼的那个空房

问是什么样的联系9他是与自己同时搬来的，还是早就住

在这里了?

    述遗疲惫不堪地回到家，在小床上躺了下来。她想今

天真是晦气的一天，以后这样的事会不会时有发生呢?近

来关于老式电梯出事的传闻是很多的，有一份报纸还登

过 名老岖给夹在电梯间里_十七小时出不来，最后在

医院死广 述遗觉得那种痛苦不堪设想。有人在粗鲁地用

力敲门，从窥视镜向外一看，是修理工，述遗开门让他进

来。

    “修好了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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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好了。”他的声音在鼻腔里嗡嗡作响，述遗不敢看

他的兔唇，觉得不礼貌。“你怎么想起搬到这里来的宁”他

接过述遗递给他的热茶

    “这地方好啊，清静，没人打扰，适合单身老太婆，尤

其像我这样的穷人 ’‘

    “哼。”

    由于他的兔唇，他说“哼”的时候有点怪

    “你不怕出事吗?”

    “当然怕，’‘述遗连忙说，“可是我一个老婆子，有什

么事可出呢?你也看见的，家中一贫如洗，不过我最怕的

还是给夹在电梯里，你说会有这种事吗?我在报上读到

过，这种事是可以预防的，对不对?如果我在这栋楼里给

夹住了，谁也不会知道，我又没有家人，没人会来找我，

这是最可怕的。不是吗?据我所知，这里只住了一个人，

他就往在我下面这一层，有时我看见他从七楼出来。”

    “你既然看见他了，怎么就知道这里没别人呢?你刚

来，就这么武断，这于你是很不好的，确实一点都不好。”

他飞快地瞥了她一眼。“很多人都有过你那种担心，住在

这么高的地方，对下面的情况会越来越陌生的。’尹他出门

时又补充一句

    修理工走后，述遗坐在白花花的窗前来考虑那个往

左还是往右的问题 这个间题是由彭姨提出来的，那以

后 一直萦绕在脑Pf。前两年她稀里糊涂地迷过一次路，

她无意中走进一条长长的小街，街边到处是自来水龙

头，每个龙头旁蹲着一个洗衣妇，将衣服被子故在一个

人木盆里漂洗。当时她觉得这种景象很有意思，就站在

那里看呆了。自来水泊泪地慢过她的脚背，鞋袜全打N

了 妇女们边洗衣服边谈笑 没人注意她这个老婆子。那



条街特别长，她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出去，只记得后来就到

了市中心。那之后她想再去一次那里，但始终没找到合适

的时间，她总是獭心懒意惯了。现在回忆起这件事，想起

那些用木盆洗衣的妇人，口里就有了漂白粉的味道。她分

明记得，走出那条街时，正好0见了邻居刘老头，刘老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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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称赞她精神好，竟然走了这么远呢。她 回家就换掉了

湿鞋湿袜，后来还重感冒了一次。她没冉去那个地方，一

方面是因为懒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害怕再次迷路。城市在蔓

延着，越来越大，还有很多新地方她至今没去过，她的活

动圈子一天天缩小了。彭姨是那种无法忽略的人，从来不

说废话，看似琐碎，实则精明。她在杂货店里是有意提起

这个话题的

    楼层太高，房里总是很冷。述遗有一些热水袋，她不

停地在煤气炉子上烧水灌热水袋，灌好之后捂在怀里，可

是不顶事，必须不停地活动才会不冷。她打扫完毕房间，

又想到要将衣柜移一个方向。衣柜虽小，她移起来还是很

费力，一会儿身上就发热了。她喘着气，觉得这个办法很

好，以后可以每天将衣柜移动一次。她又开始清理那 包

杂物，从11面翻出了一大包老鼠药，这是住平房时剩下

的 那时老鼠像劫匪一样进攻她的食品柜 甚至在她吃饭

时都爬h了桌子 述遗想了想，不知出于什么情绪将那包

老鼠药留下了。也许她对与老鼠奋战的那段生活还有所

留恋吧。楼下那个黑脸汉子在干些什么呢?述遗想到他那

此诡秘的行踪，脊梁骨总免不了一阵阵发冷 既然这楼里

只住厂他们两人，又天天要打照面，与其生活在一团A里

面还不如去把事情搞清楚。她想到这里，鼓起勇气，提了

手提包下楼了。她也不知道自己干嘛提手提包，只不过是



一个下意识的动作罢了

    现在她站在二十九楼，周围共有六扇门，那人的家

是右边的这扇门。述遗敲了敲这门，门马上开了，黑脸汉

子站在那里，有点木然地看着她。

    “不，我不要进去，我们就在外边谈谈话吧。”述遗

说

    “谈什么?你，一定是想了解情况吧?你不觉得有点

晚了吗?你已经搬来了 ’，汉子说，嘲笑地扫了她一眼，-

只手撑肴门把手，将半开的房门的那点空隙全遮掉了，

使述遗看不到里面。

    “比如说，你姓于么?这栋楼里共住了多少人?我想

问诸如此类的问题。’，述遗有点局促不安了。

    “我姓什么完全无关紧要，这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

问题，实际上你也不会关心这个问题，我早看出来了。你

到现在才来间我，是因为想要把一些事含糊过去罢了，

有什么确实的意义呢?至于这栋楼里住了多少人，你来

了两三天，已经心中有数了.不然你怎么会来敲我的门?

怎么会一敲就敲中了’接下去你大概还要问:七楼那个

空房间是怎么回事?不要性急，心平气和地慢慢来。”

    “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?’，述遗不死心。

    “我?有很久了吧。你知道 这栋楼并不是新楼。你去

买房时，他们骗你说是新楼，还说所有的单元全卖出去

了，都是鬼话，一个老伎俩。的确有一个修理工，你刚才

看见了的，可他从来不修理，为了免得别人看出他在游

手好闲，他隔一段时间就把电梯的电线剪断一下，然后

做出在修理的样子。只有我知道其中的奥妙。曾经有一

个老单身汉住在这里，后来忍受不了爬楼的艰辛，退掉

了房子 谁又敢与修理工作对呢?他们掌握了大权，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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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是他们手中的玩偶 ’，黑脸汉子“嘿嘿”地笑了起来

述遗非常生气，有种被戏弄的感觉。这个汉子使她想

起彭姨，不过彭姨好对付多了，她不过说一说，这个人却

让她感到直接的威胁。

    “你要外出是吗?”汉子又说，“你提着手提包就是要

外出 你对下面的情况是不是摸清了呢2这个城市是很大

的。”

    述遗本来不打算外出，现在经他一说，倒好像非出去

不可了，N为拿着手提包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走进电梯，下到

了一楼，出大门的时候，原来的邻居老卫过来了，他热情

地与述遗打招呼

    “去哪里呀，这么好的天!好久没有这么好的天气

f。我在这种天气心情是很好的，你呢?你的心情怎么

样””老卫一开口就胖里昭唆，像从前一样。

    “我随便走走，听说到处都在扩建，很多新地方没去

过 ”

    “正是这么回事，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。最近一段时

问，我总在想:我应不应该将这个城市的每处地方都熟悉

一下呢?这种企图究竟有多大实现的可能性呢?刚才我在

思考的时候正好看见你从这座楼里出来，我才知道你是

搬到了这里。好啊，很好 这座楼这么高，里面的居民一定

很多吧?关于电梯出事的问题，我也看了报纸。让我们言

归正传，现在我们的目标，是要顺着左边一直走，过了警

察亭，拐进右边的小街，那里正在兴建一条新的商业街，

整条街有种葬礼的味道 我们顺那条街一直走，然后再返

间，你的意见如何?或者相反，我们顺着右边一直走，走到

第 _个十字路口处拐弯，再 ”

    “我们往左走吧!”述遗打断他，迈开脚步。她心里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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